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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塘月色》这篇清新雅致的散文写于腥风血雨的政治革命风潮下，朱自清苦于自由感的缺失和文人心

灵的摧残，通过夜游的形式完成精神出逃。满院的月光带来生命意识的萌动，促进他觉醒；月下赏荷，

他用刹那主义的人生哲学慰藉动乱前夕的躁动不安，用充满女性气质的群像寄寓自己的审美传统和高尚

人格，用热闹风流的采莲场景抒发乡土之思和人文关怀，也表达着自己对于至善至美文学境界与国泰民

安和谐社会的追求。《荷塘月色》是一方朱自清为追求自由而构建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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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onlight in the Lotus Pond”, a fresh and elegant prose, was written under the tide of politi-
cal revolution. Zhu Ziqing suffered from the lack of freedo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iterati's 
mind, and completed his spiritual escape through night travel. The moonlight in the courtyard 
brings the stirrings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s his awakening. Appreciating the lotus u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3089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3089
https://www.hanspub.org/


张乐佳 
 

 

DOI: 10.12677/cnc.2024.123089 571 国学 
 

der the moon, he consoled the agitation on the eve of the unrest with the philosophy of life of the 
instant, conveyed his aesthetic tradition and noble personality with the group images full of femi-
ninity, expressed his local thoughts and humanistic concern with the lively and romantic lotus 
collection scene, and also expressed his pursuit of the perfect and beautiful literary realm and the 
harmonious socie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Moonlight in the Lotus Pond” is a peach blos-
som land constructed by Zhu Ziqing in pursuit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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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梦如幻的月下荷塘，令多少江南文人魂牵梦绕。浸润于传统国学中的儒士朱自清，他在短小精炼

的散文中寄托了自己对于自由人格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追慕。作为深受政治动乱压迫的知识分子，他想

要维护的不仅是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安定，更涉及到一个氛围开放、心性风雅、志同道合的文人圈，这

些向往与渴求熔铸于文字，构建了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桃花源。本文从朱自清赏荷之路的五个节点切入，

串联起情感起源–离家原因–路上所见–荷塘景观–归途回忆五个板块，探讨桃花源构建原因、方式与

图景，意在揭示每一行动、场景、语言背后的心理动因和寄托主旨。 

2. 颇不平静：刹那主义与儒士风骨 

《荷塘月色》开头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最为费解，历来众说纷纭，这一句看似平平无奇的

话却在文章结构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后文内容的引出和总抓手。正是因为一种“没来由”的

不平静，作者才会选择深夜出门散心，才会目睹月下绝美的荷塘景物，才会成就这篇脍炙人口的小散文。

作者离家–赏荷–归家的行动轨迹实则对应心灵状态不平静–自我缓解–平静的转换，探讨这种情绪生

发的原因，可以从政治背景(环境)和思想品质(个体)两个角度出发，对于理解朱自清寄托在字里行间的人

格理想，也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处的社会状态，

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近于说梦。”[1]要想准确地把握朱自清的行为和思想内涵，需要考察他生

存的政治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意识形态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使得文学批评走出了为

政治理论同化的藩篱，最终回到文本本身[2]。如果将“颇不宁静”的心态与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和社会

背景相联系，无论在朱自清的内在气质和外在行为上都可找到印证。不管是“消极反抗”说、“暂时超

然”说，还是“寻觅人格”说，都确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接影响着《荷塘月色》的中心思想。

王奇生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讨论过“反共清党”这一残暴的政治剿灭行动，蒋介石的军权日益膨胀，与共

产党已势如水火，再难相容，中国社会陷入分裂之中，形成了三个党中央(宁、汉、沪)、两个国民政府(宁、

汉)分庭抗礼的局面[3]。1927 年 4 月 12 日，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 月 15 日，

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4 月 28 日，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和十九位革命者在北京

英勇就义。大批共产党员革命志士被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中国，意志薄弱者也开始了动摇彷徨，有的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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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走向了反革命，朱自清先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也陷入了苦闷彷徨之中。[4]在《荷塘月色》发表的 1927
年 7 月 10 日前前后后，朱自清写了一系列的拟古诗来表达其心中的“不宁静”[5]： 

菀枯一时异，安得永相保。盛年无几何，须发忽已皓 1。 

夜长不得旦，象星何炜谲。明月隐复见，盈亏不可诘 2。 

这两首诗原题都来自于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

生短暂，所以人“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

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回车远行，长路漫漫，回望但见旷野茫茫，阵阵东风吹动百草，使行旅无已，不知所驾何处的诗人思绪

万千。因见百草凄凄，遂感冬去春来，往岁的“故物”已触目尽非，新年的自我，就不能不匆匆向老。

人生固已如同草木般短促，那么一生又应该如何度过？应不失时机地产身显荣，只有令誉美名是千古流

芳的，当人的身躯归化于自然之时，如果能留下一点美名为人们所怀念，也许就不虚此生了。袁行霈这

样评价：“所谓‘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就是通过展现空间距离的遥远，抒发未能及时建功立业

的惆怅，道路的漫长暗示宦游的渺茫前程。”“这位作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而且还

追求自身的不朽价值，通过扬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义。”[6]《孟冬寒气至》抒写的是寒冬长夜里

深闺思妇的离愁别恨：“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望众星列”，所抒发的乱世中身难

立、名难存的愁绪，暗合了《荷塘月色》中诗人的心境。时光流逝，须发已皓，然而长夜漫漫，前路茫

茫！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在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道路中举棋不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这不

正是生存苦闷、现实黑暗造就了诗人心中的“不宁静”吗？ 
1927 年 7 月上旬，朱自清先生于北京清华园写下《荷塘月色》，在《荷塘月色》发表的五天后，汪

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东风摇百草”的白色恐怖再一次席卷全国。朱自清具备了高度敏

感的政治嗅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任何巨大的政治变动不可能是在一时一刻酿成的，必定会在社会上萌

有征兆，在一般知识分子心中投下心忧未来、心忧时局的阴影。正如杜甫在安史之乱的余波传到长安前

就从统治阶级的淫乱和百姓的痛苦中感知到了王朝的崩溃，写下了字字泣血的《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朱自清必然已经捕捉到了暗流涌动的迹象，才会有惴惴不安之感。 
朱自清本人在众人眼中本身就是具有传统的道德情操、民族自尊心的儒者形象，他浓郁的爱国情怀

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其“五四”时期诗歌创作风格一脉相传，随着“五卅”和“三·一八”惨案的

爆发，他写作了大量现实主义的政治讽刺散文[7]：《生命的价格——七毛钱》《执政府大屠杀记》《白

种人——上帝的骄子》等作品都尖锐批判了执政府的昏庸残暴，揭露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五四落潮给知

识分子带来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峻急激进如鲁迅者，在一九二六年间开始创作平静舒缓的回忆性散文

集《朝花夕拾》；早年“满口柴胡”，“缺少温柔敦厚之气”的周作人此时也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与现

实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中躲进“自己的园地”，潜心耕耘于书斋。朱自清从激进的新诗转向散文创

作，背后也包含着哲学思想的变化[8]。 

我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的错误与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大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时时只是做预备

的工夫，时时却不曾作正经的工夫，不免有不足之感！……所以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

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是绵延无尽的！……我们

只需“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9]。 

 

 

1《回车驾言迈》1927 年 7 月 10 日。 
2《孟冬寒气至》1927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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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的滑坡其实是“刹那主义”人生观的再现，朱自清关于刹那主义的论述集中于 1922~1924
年间，首先在与俞平伯的“信三通”中阐述基本内涵。作为生活方式提出定义为：“日常生活的中和主

义”在信中回顾了人生道路，之前的错误和失败，全在只知远处，忽略了近处、小处，即日常生活细节。

后两次写信，把刹那主义从生活方式演进为一种人生观念： 

(1) 每个个体生命都是由一个个历程(即刹那、段落)组成，可以是一段经历，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细节； 

(2) 每个历程都有其独立的价值，“每一刹那都有一刹那的趣味” 

(3) 人们应该认真度过生命的每个刹那，使每个刹那都和谐健全，无论是历程、段落还是刹那，都是对个体生命

的静态切割和概括。 

来源于佛教的刹那主义在哲学上是颓废的，刹那之间具有生、住、异、灭四相，每一刹那中都包含

着丰富的生命历程，应当细细品味。事物流变，永不静止，异灭的刹那永不回返，实物转换无常，生命

刹那流逝，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充满幻灭感。但是朱自清的刹那主义“有积极意味的”，是“肯定人生

的”[10]，老舍评价为“入世的实际的刹那主义”[11]朱自清走出了残酷的现实斗争带来的精神困惑和心

灵阴影，回归书斋，踏踏实实做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刹那主义在“原本不必生活”的颓废前提下

产生，从追问“为什么要生活”到“怎样生活”。感受到个人的渺小微弱后退向形而下寻找满足，试图

以形而下的实际的工作来摆脱形而上的空虚和绝望，最大限度发挥能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是一

种“既不执着，也不灭绝的中性人生观。”[8]如果说心系天下苍生的儒士情怀令他内心翻涌不安，那么

刹那主义的哲学观念就是环境这“不平静”的良药，朱自清在月下荷塘完成了自我的纾解。作者从夜渐

深、人欲眠悄悄出门而去，到夜已深、人已酣眠时轻轻推门而回，这中间是一个借“荷”借“月”所抒

写的寻觅洁身自好、恪守名节的人格理想的思想轨迹，是“是一个挣扎在时代重压现实黑暗下的作者，

不弃不屈寻求自我人格的精神文本。”[12] 

3. 月夜离家：自由主宰与心理补偿 

政治压迫在民族情怀的双重推动下，朱自清心底翻涌起奔腾的浪花，而他选择诉诸刹那主义的哲学

思想，而此时此刻能最大程度疏解躁动心情、平稳渡过当下瞬间的最佳方法是逃离——逃离这个纷纷扰

扰、动荡不安的尘世，这就酿就了朱自清深夜独自出门的情节。不少学者，如高远东、吴周文、陈长红

等，都倾向于将“离家”这一行为解释为一种精神出逃，推动他做出这一选择的是对自由的渴望。从萌

发出逃离的念头到真正走出家门，朱自清离心中的理想又近了一步。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离开家是朱自清接近荷塘美景的第一步，只有远离了世俗日

常的景象，那份超然宁静才可以落地生根，正如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渴望冲破旧家庭的束缚挥洒热血、实

现理想，朱自清深夜离家可以看作是一种“精神出逃”。我们看到他是趁着深夜妻儿熟睡后才悄悄离开，

还贴心地“带上门”，深怕荷塘之行惊扰了妻儿的好梦，也包含着一家之主的沉重责任。白天的他为扮

演好儿子、丈夫、父亲的社会角色而压抑隐藏内心的情感，为了一家人的生机而奔波求索，唯有夜深时

分他能做自己，自我的萌芽才产生，获得片刻的安宁与自由。 
夜幕降临，荷塘与家两个地点的重要性在朱自清心中发生了转换。白天，世俗的家占据统治地位，

“日日走过的荷塘”仅仅是生活、工作的背景板，一处普通的观赏景点，并不带有任何主观情绪的沾染

[13]。而当他关上家门的一瞬间，静谧美好的荷塘变成了他世界的中心，而原来的家蜕化为模糊的远景，

朱自清通过感知重心的偏移，将荷塘构建为一个精神出逃的神圣空间，他完成了与世俗生活的剥离，坦

然地进入空灵的精神世界，一个不必为困苦困扰、不必在被掠夺中挣扎的理想世界。 
格式塔心理学专家考夫卡提出“行为环境”的理论：心理学研究的是行为与心理物理场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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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物理场具有自我和环境两极性。荷塘作为心理发生的物理环境，被朱自清打上主观情感的烙印，经

过了自我意识的改造，必然对他的情绪、行为产生某种潜在影响。同样，沾染着世俗气息、满载沉重责

任的“家”之环境在他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短暂的逃离并不能彻底从认知视域中剥离除去，虽然从视野

中消失了片刻，但仍将发挥潜在影响。朱自清深夜离家可以看作是对社会固有符号的对抗，扔掉身上的

包袱，摆脱尘世的牵绊，自由徜徉在文学和美学的美妙诗意中。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荷塘之畔，门背后的“家”，遥远模糊的背景，成了潜在的孳生自由幻梦的温床，繁杂琐碎的家庭

事物孕育了灵动清新的荷塘，朱自清对荷塘的迷恋是一种超然的假象，显示出其对自然生活追求的本真。

包括那温婉柔和、充满女性气质的荷塘群像，是脱去了利欲和矛盾挣扎、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可以倾诉

的纯净女性意象群体，没有阶级社会和战火之中的隔阂纠纷、压迫残害，自然意义上的花叶水月带上了

纯情至性的人间因子，打造出带有主观痕迹的人化自然。 
在这种“行为环境”的营造中，朱自清完成了潜意识的补偿，完成了对现实世界里层层重担之下缺

失的自由以及对追求自由意志力薄弱的补偿。“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这是一种主宰力量的凸显，

在绵密温婉的女性群像中得到烘托，原始的男女两性对立在这片滤去了社会复杂色调的人化自然中凸显

出来。朱自清作为传统观念中的男性扮演欣赏者的角色，处于主动的一方。淡化了道德、权威、礼法，

只剩下纯粹的审美鉴赏，这是纯化后的两性关系，带着男权凝视的审美表现得专注自由，消释了一切烦

扰芜杂的社会特质。包括结尾处采莲场景的描写，构建了一方纯净的心灵空间，蓝天碧水，花叶绚烂，

男女之间浪漫懵懂的春心。梁元帝统治下的王朝气息奄奄，黎民苍生在战火中受尽苦难，正如月光下宁

静祥和的荷塘美景是构建在政局动荡的黑暗时代，朱自清将两副画卷跨越时空对接，抹去了统治阶级的

荒淫残暴和百姓的痛苦，只是单纯突出淳朴的民风和人性的本真，乱世之下仍然不懈追求美好爱情，这

何尝不是对命运的掌控力？在朱自清笔下，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嬗变为对命运的主宰，补偿自身在现实中

的失控和无助之感。走向荷塘的朱自清只是选择了表面的出逃，内心还是没有放弃对命运的把控，他的

意志力在时代的苦难中没有像尼采一样归于虚无，也没有在行走荷塘的过程中消解淡化，人性的坚强与

执着在短暂的精神出逃后对缺失的自由和主宰力完成补偿，回复心态的平和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担负家

庭与社会责任。 

4. 月光与路：觉醒后的风景发现 

跟着作者的行迹离开家门，来到荷塘之前，朱自清需要走过一段幽僻的小路，这一笔其实相当巧妙，

扬州大学的吴周文先生认为：“正是主体内心的寂寞驱动着主体偏执地选择了幽僻而寂寞的路”[12]，“路”

的意象勾连起尘世和仙境，起到连结和转换的作用，他特意强调这“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

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与日常世界的联系若断若续，模糊、朦胧、飘渺的性质完

全有资格充当主人公“游仙”的“灵媒”，而与“路”密不可分的是照耀在路面上的、皎洁纯净的月光，

正是月光这一介质的烘托，足以将这条普通的小路幻化为朱自清的心灵解放之路、灵魂升华之路。 
月光意象是《荷塘月色》情节发展的纽带，正是这皓月清辉吸引着朱自清夜间出门，去重新探寻白

天司空见惯的荷塘。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

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 

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中西文化传统中，月光照耀总是和人的觉醒有关。有学者专门考证过“月光”意象的生成问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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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哲学、道德、教育和思维方式都带有浓郁的审美性质。使得“月”这个

意象时常被当作审美参考物。大量古诗词中使用“月”的意象，主要代表着一种安静与洁净的审美境界，

一种可能被海德格尔赞许的“澄明”之境[14]。“月光”不再是单纯的、写实层面的自然景色，而是写作

者经过审美经验的筛选，融入特定的“情感和意味”，用语言媒介呈现出的并能勾引起听读者的心理画

面和文化回忆的某种物象，是一种以语词为载体的修辞艺术的基本符号[15]。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月”(luna)不仅与“发狂”(lunatia)存在显而易见的词源学关系，西方深厚的

宗教背景也使得月亮对于西方人而言不单是鉴赏对象，他们在月光下冥想、反省、开悟，或中邪、发狂。

把月光与觉醒的相关联的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莫泊桑，他的小说《月夜》描述了一个恪守教职的神甫，

如何由“神性”向“人性”复归的觉醒过程，而“月光”构成了他觉醒的某种契机。作为一个虔诚的天

主教徒，摩理难长老的宗教信仰是狂热的，他自视为神的代言人，一心想要说服自己的外甥女皈依天主，

所以在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的外甥女经常与情人夜晚幽会时，他简直怒不可遏。当他准备为“神”而战、

夜行寻找这对情人时，一推门“乃见月光娟娟，为未曾见，遂却立”[16]。在月光的照耀下，他似乎得到

某种启示，开始不断地向自身思考和发问。这些由月光的出现而引发的重重质问，具有一种逻辑的递进

关系，一步步地将虚无缥缈的“神”，与自然情趣的“人”剥离开来，为最后主人公从“征服者”变为

“被征服者”提供了坚实的合理性[17]。最终，这些质问从外甥女与其情人那里寻到了答案，那便是爱情

的崇高与伟大，主人公至此也实现了从“神性”到“人性”的皈依。德国童话《玻璃神》里面，一个为

了私欲，犯下了杀母之罪的人——彼得，就是在月光之下痛改前罪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月光下

开悟，因看见“很好的月光”而产生分外爽快的精神感觉，并且意识到“以前的日子，全是发昏。[18]”
月光是主人公“发狂”与觉醒的契机，也映衬出周围世界的黑暗和一个清醒者生存的无助。 

《荷塘月色》无疑借助了月光的移情作用，将日常世界虚拟化，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生命状态。就像

好友俞平伯所说：“满月时分没来由的冲动”[6]。高远东先生谈到“满月之光”与“精神变异”之间的

对应性：“它一方面常常发生在偏于抒情的象征性、独白性作品中，人物具备了精神变异的内在要求另

一方面，作者又必须对此艺术方法具备主观的自觉”[24]朱自清在政治迫害中备受压抑的理性在此时找到

了释放的出口，“满院的光”使他产生了心灵骚动和精神变异，推动他走出循规蹈矩的现实生活，突破

制约本性的束缚，对于一个与家庭迥然不同的自然世界充满了期待。弗莱说过：“白天正体现了人的文

化的一面，夜晚则体现了人的自然的一面。”夜晚独处赏景，抛开白天道德、伦理的束缚，面对着洁净

的荷塘夜景，他斩断与世俗生活的联系，踏上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以“神游”的方式抒发思想的

觉悟、精神的超越与升华。 
“月亮渐渐升高了”“马路上孩子们的欢声已经听不见了”，在一切烟火气的世俗景象黯淡远去后，

作者进入了纯净的心灵世界。淡淡的月光给予他安心感，本该阴森森的小煤屑路“今晚却很好”，这是

他释放心灵郁结的通道，在常人看来僻静而阴森的荷塘此刻恰恰满足了作者的精神需要。当他真正徜徉

于荷塘中时，感到“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这是情感的初步释放，心

理状态是处在完全释放和适当抑制之间，在压抑之中获得了些许的心灵自由。“我爱热闹，也爱冷静；

爱群居，也爱独处。”看似矛盾的表达实则是作者真实心志的再现，他并不是想逃避现实而把自己关闭

起来，也不是想要幽静而回避热闹，而是渴望能有选择的自由，能在热闹与冷静、群居与独处、做事与

不做事、说话与不说话之间有自由选择。此刻，在荷塘这一空间内，作者好像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感，“像

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朱自清所写

的这片荷塘是一个寄托了他情感的虚拟荷塘，他的精神在月光的沐浴下已经进入了梦幻的时空，在这个

世界里，现实种种的不如意通通被他主观转化为理想的形态，没有了孩子的吵闹，没有了生计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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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战火的纷扰，他可以一心一意陶醉在文学情感的酝酿里。自由感的缺失导致开头的“不平静”，

动荡拮据的生活使他迷茫于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前途，现在压力得到了舒缓。荷塘能从一个幽僻阴森的

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变成一个美轮美奂的审美空间，关键在于作者此刻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心灵自由感和

松弛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那么美，不仅是因为景物本身的美，更重要的是他在特定的时空里拥有了审

美心境，才带来风景的发现，把普通的日常景物化作自己的桃花源。 
“我且受用于这无边的月色了”，何为受用？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是一位有诗人

气质的散文家，而“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

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19]极其静穆极富美感的“荷月世界”是一个超越现实的

无限的理想境界，是作者主观情绪化为客观现象的境界，“这个境界是人生苦痛幻化为美丽的形象的结

晶”[20]，它“启示着人心的深广的理解和同情”[21]。无限美好的景物描写中，一句淡淡的抒情中，寄

寓了作者热烈的感情——对令人不安的丑恶世界的强烈不满，对宁静自由世界的热烈向往。叔本华曾说：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

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22]”独处荷塘，没有外界的喧嚣和他人的打扰，在这样安

静的外部环境和与他人分离的情景下，朱自清的身体和心灵得以从世俗的繁琐中抽离出来，开始独自面

对自己，审视自己；排除干扰，他自由地选择个人身心活动的状态，身体和灵魂都暂时获得了自由。 

5. 女性群像：审美传统与人格寄托 

走过月光笼罩的幽静小路，散文也迎来高潮部分——月下荷塘的描写，朱自清充分调动形、声、闻、

味、触五感，掺杂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远近交错、虚实结合，生动描绘了高雅纯美的荷塘景观。

这里出现的月光意象和上一章节中所论述的作用大同小异，故不再赘述，本章节主要着眼于朱自清在对

观察荷塘时使用的“美人”意象，分析其寄托的作者情怀与人格品质。 
诉诸文本，不难发现朱自清对于荷花的直接描写大多和女性直接挂钩，无论是修辞手法的使用还是

氛围的塑造，都充盈着香艳娇媚的女性气质： 

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

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

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

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主人公眼中的荷塘胜景满是关涉女性的爱欲形象，“舞女”“美人”等直接点明不消细说，更有“明

珠”之圆润与“星星”之耀眼更显风韵，“亭亭”“袅娜”“羞涩”“肩并肩密密”“脉脉”“风致”

无一不是形容女性情态的用词，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仿佛被“泛性化”，变成了一位位花容月貌的女子，

供他观赏称赞。 
这些色香味俱全的优美形象到底是普通的文学描写、一般的比喻，还是有所寄托的双关语，甚至能

认为是一种象征？如果考察朱自清散文的修辞传统，不难发现他频繁地以花拟美人、以景拟美人，字里

行间流露着对异性的爱慕与渴望。 

趣味的养成至于领略花的趣味，那是以后的事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

“卖桅子花来”。桅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昏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

似的韵味。桅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

是花罢”这个我自己其实也不大弄得清楚，只好存而不论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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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很明显是“赏花即赏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究竟是卖花女的清雅韵味吸引他爱上花，还是

花之肥硕丰美使他睹物思人，连作者都不得而知，这种模糊迷蒙的情思融化在花人交融的无尽回味中。 

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

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

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神像一双小燕子，老在花葩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飘浮在我的

脑海里[5]。 

欣赏完女佣人的身姿后产生一段美好的幻想，朱自清仿佛对待艺术品一般欣赏着她的脸庞、腰身和

笑容，用自然中的云霞、活泼可爱的小燕子、娇艳的花朵等比喻含着强烈的喜爱赞美之情。 
类似这种美人美景相互渗透的露骨表达在散文作品中屡见不鲜，站在梅雨潭边的他面对于醉人的绿，

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情感。有一种掺杂着欲念的惠爱在文中流溢出来，还带着些香艳：“我若能裁你

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我舍不得你；……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我又掬你入口，

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纯粹的欣赏居然在作者审美加工之

下引发出对女性的爱欲，可谓一种疯狂的情感；“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海棠花妩媚嫣润，

叶子青翠欲滴，月色温婉恰如美人酣睡，本是纯景物的画卷因为美人意象的引入瞬间香艳起来：“钩弯

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

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铃珑

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

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妖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他

似乎有意引导读者的思路往美人身上靠，双穗宛如美人微乱的发丝，月光柔美像美人睡颜，花枝横斜颤

抖像少女的手臂，一些并不直接相关的意象经过朱自清细腻婉转的笔触勾勒，幻化为美人的本体。 
以美人作花，以美人写景并非朱自清的专利，但他有意创造了一种审美精神，营造出清新、自然、

淳厚、美好的文学和人性境界，正如知识分子脱去了阶级的眼光欣赏女仆之美，对着身份低微的卖花女

发出真诚地赞叹，这种纯粹的审美精神在《荷塘月色》中充分体现。康德美学和现象学美学共同奠定了

观念，审美是以无关功利、无关实存的方式静观对象，这种冷静甚至冷漠的直观，是去除一切理解条件

的对对象的纯粹直观是审美的开始，而这种直观获得的愉悦，是一种自由的、非功利性的愉悦，不抱有

功利目的[23]。朱自清的经验说明，审美会引向关于对象的爱甚至是迷恋，如果对于荷花的爱写得清澈委

婉，那对梅雨潭的浓烈奔放之爱显露无疑，审美与爱相交融的状态表面上是一种情欲，实则是摆脱了纯

粹静观与单纯反思的束缚，使得主体进入心驰神往的自由状态。 
荷塘中的女性群像是心中爱欲的投影，但折射到文本中却毫无低俗之意味，正是因为朱自清在审美

历程上更进一步，把初级阶段的情欲通过美学加工，升华为掺杂着哲思与心志的人生文本。朵朵荷花、

田田绿叶、溶溶月色、隐隐远山并非静观所得的纯自然意象，而是浸透了作者的主观思绪、有所寄托的

“人化自然”，隐含着主人公情绪的起伏、思想的波动、精神的升华等生命的流程。虽然我并不认同高

先生“性驱力”的说法：“凭自然风物和文化习俗的流连来化解内心骚动。”如果把与女性有关的联想

都归于爱欲萌动，那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的思想高度都会被一定程度削弱，散文之美也会变得粗浅世俗。

但我赞同他对于《荷塘月色》深层情感和意象含义分析，调动一切感官全视角地观赏荷塘，沉浸在荷塘

姿色中，最后不满于旁观地移情而纵深参与，这是朱自清的心灵历程。通过描写冰清玉洁的荷花和月光

下洁净无瑕的氛围感营造，他构建人生理想的蓝图——一个纤尘不染的精神家园。 
自屈原始，香草美人是歌咏士不遇主题经久不衰的意象，一直在后世诗文成为表征志向人格和真善

美意象的一种规定的原型意义传统[6]。《荷塘月色》那一片清新自然的月下荷塘，就是诗人不肯向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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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低头的人格领地，是他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拟态。文中以“亭亭的舞女的裙”喻荷，突出的是荷叶

优雅聘婷之姿和花瓣层层叠叠之态，“亭亭”是诗人心中荷毫无卑膝之颜的正直之态的象征，舞女形象

高雅美丽，也并不含有爱欲色情的成分。“如出浴的美人”一句看似沾染明显的性暗示和挑逗意味，但

实则是朱自清对于意境之美的精准把握，夜之薄雾迷离朦胧，犹如浴时之蒸汽弥漫，他用来源于日常生

活的场景形容迷蒙飘渺的眼前景色。“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荷花之出淤泥不染，犹如美人

出浴之洁净，“美人”也不是对表层肉体的肤浅追求，古今诗人都借此寄托自己高尚品行，朱自清浸润

于传统诗学甚深，对此应该也并不陌生。皎洁的月光照拂下一切景物实现了纯化，圣洁的荷塘没有欲的

色彩，是纯粹的艺术天堂和心灵桃园，这种状形状神的创造并且被世俗欲望支配的凡夫俗子所能驾驭，

也不是被爱欲所牵引的作者能达到的境界[24]。荷花能与污泥和谐共生而不改洁净本性，正如作者追求的

并非出尘的寂灭而是与尘世共存的精神超脱，既然已经找到了心灵归宿，就足以在嘈杂纷扰的此岸世界

立足，不必苦心追去遥远清净的彼岸世界，作者可以像荷出于淤泥而不染却又不离淤泥那样，与人间和

谐共处而又超越于现实尘世纷扰的泥潭。 

6. 采莲习俗：江南情节与人文关怀 

高潮叠出的荷塘景观收束之后，踏上归家之路的朱自清忽又宕开一笔，将记忆中的采莲场景拉入，

为短小的文章又添一层波澜。热闹的蛙声和蝉声唤起了残存的美感体验，让现实的荷塘与记忆中的荷塘

相互勾连，通过文化记忆的助推，展开了一幅热闹风流的江南采莲图[25]。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

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

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传统认知中，江南是富庶繁华之地，六朝文化总和声色犬马、奢靡享乐挂钩，政治崩溃的时代礼教

的束缚力大大减弱，社会呈现出一种奔放甚至于淫荡的乱象。在文学创作上，“莲”意象的使用得到了

长足发展，抒情小赋占主流的文坛，“莲”这种喜温暖的南方水生植物成为众多诗人描写的对象。作为

一个风流倜傥的君王，梁元帝笔下的采莲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劳动，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盛装打扮，在

采莲的季节移舟玩赏，一见钟情，显然是爱情约会的另类表达，人的妩媚和花的明艳相得益彰，对于少

女们华丽衣着和娇美情态的描写更是包含情欲色彩。如果抽离儒家伦理秩序的框架，民间男女的情愫萌

芽是多么纯洁美好，他们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心灵不曾被黑暗世道沾污。结伴出游，尽情欢娱，

追逐爱情的喜悦与羞涩，恰似“《诗经》好色而不淫”。京派作家的传统，以淳朴、纯洁的眼光看待自

然人性，男欢女爱本属于人性本能，并不涉及爱欲色情。如此旖旎风流的场景，朱自清认为“说的好”，

可能是出于对传统礼教和旧文学的批判，通过追溯六朝的奔放自由，民风之淳朴自然，抒发对现实生活

中的种种阻碍与桎梏的不满。朱自清是新诗的开山之人，他也呼唤着文学要摆脱明道言志的功利化，重

视抒情的作用，顺从人性本能需求。他对采莲习俗的肯定，并不一定和爱情欲望扯上关系，完全可以理

解为肯定“顺遂”人的基本感情，放下伪装、返璞归真，活得轻松自在。结合五四落潮、大革命失败后

政治恐怖的时代背景，个人的思想意志被压榨剥削，六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成了令人神往的天堂。难

怪“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本应该是解放，

不仅是政治经济，更重要的是人性与情感的解放，可现实证明对解放的追求是一种幻梦，现在生活的懊

恼和旧生活的羁绊困住了他们，只能在深夜时分来一场精神上的漫游。梦醒时分，作者引一区隐喻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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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乐府民歌为自己的幻梦作结，充满了从世俗生活超拔出来进入精神世界，最终不得不重新回到现

实的无奈惋惜：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

了。 

《西洲曲》是描摹女子思念心上人的作品，充满了曼丽宛曲的情调，清辞俊语，连翩不绝，令人情

灵摇荡。“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满含期待地开门迎接，却未见情郎，为了掩过邻人的耳目，只

好借故出门去采莲。低头拨弄莲子，心不在焉，深切的思念，失意的感觉，受窘为难的心态，一起涌向

心头。这种含羞的姿态，渴慕相思的神色，一系列巧作掩饰的动作，描绘的惟妙惟肖，巧妙地刻画出女

子甜蜜的忧伤和爱情的赤诚之心。 
根据对原作的分析，朱自清的引用显然带有爱情神往之意，但在下文讲“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

足以看出他的意图在前两句莲花地形态而不是后两句少女的动作。作为中国乡土的一份子，生于绍兴长

于扬州的朱自清对江南保留着深厚的“原乡”情结[26]。自东晋以来，“春水碧于天，画舫听雨眠”的江

南，是中国文士山水审美和精神依托的故乡。《荷塘月色》以江南为指归的情感过程与中国历代文士视

江南中国为精神故乡的“江南情结”一脉相承[27]。江南山水具有清旷灵秀、虚静淡远的美之形貌特质，

不同于西南充满“瘴疠”之气的荒蛮诡异，又不同于北中大地的干寒苍茫，与中国文士以散朗虚旷为美

的精神品质形成内在的同构，是中国文士作“诗意栖居”的精神故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朱自清也不

例外。他曾写《我的南方》动情歌颂：“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

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28]；杭州任教期间，他遍游了西湖、天竺、灵隐等名胜，作新诗《纪游》、

《湖上》等以记之；辗转于台州、温州、南京时，他继续探索江南名胜并写散文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

淮河》《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梅雨潭的绿》《白水祭》涵咏江南山水[29]。 
正值奔波流离、客居他乡之际，朱自清描绘江南水乡充满爱情和生活气息的风俗风景画面，寄托着

自己深切的怀念之情。他的思想不仅停留在湖光山色、风土人情和留在扬州的两个幼子，更有一层人文

关怀隐藏其中。将典型的将江南风俗纳入作品是意味深长的处理：它不仅意味着人物心理历程的转折和

高潮，意味着抒写内容从自然转向了文化，甚至揭示了“夜游”的目的——朱自清的人文理想在采莲场

景中真正展现出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桃花源般的纯真世界。江南有着朱自清最重要的文人朋友圈，他

在江浙任中学教师期间结识了叶圣陶、俞平伯、丰子恺、朱光潜等，他们志同道合，作诗为文，携手在

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奋进。来到清华后，他曾写《我的南方》总结那段战斗生涯，倾诉如痴如醉地思恋

之情，《一封信》中低回哀婉地回忆了台州地山水、春日与友人：“转徙多日，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

要说人生味，怕比平平常常的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而写于白色恐怖时期的《荷塘月色》不再痴醉热

烈，而是刀光剑影后的沉淀与思考。光明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回首江南为徘徊迷茫的他指出一条道路

来慰藉寂寞痛苦的心境，“诗人幻想着黑暗的天空能够自行的烟消云散，希望江南时期那种以文会友、

呼朋引伴的斗争生活能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显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善良的愿望，一种对于未来的

缥渺朦胧的追求。”[18]回忆江南的美好情调是他疗愈自我的方式，更寄托着高远却虚无缥缈的人生追求，

昔日好友相会的场景俨然成为桃花源式的梦想，他深刻地书写自己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并通过爱情诗把

情感推向高潮。月下荷塘，映照着诗人心灵种种复杂情感的光影，使我们依稀看到诗人在痛苦中无力挣

扎、在幻灭中茫然追求的“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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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 

《荷塘月色》面世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解读打上每个特殊年代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教育的印记。

经典作品是属于当代的，因为美的作品的及其所蕴含的真与善，揭示了人类永恒的记忆，勾起人们对美

好的自由的幻想，对后世任何时代的读者都会产生当下的审美意义和社会人生价值启示[1]。在解读《荷

塘月色》时，创作背景、动机、心理状态都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但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朱自

清构建的诗意“荷塘”家园背后的精神寄托和人生智慧。一方面是对自然的反溯，将其纳入当下生态文

明的现代性语境，给我们留下“人的自然化”的审美价值和人生启示。现代文明将“自然”人化，使人

变得工具化和片面化，从而失“真”。只有回归、亲近自然，将人“自然化”，才能以自然的态度、自

然的规律内化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并在追逐真善美的过程中，使得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动态

平衡，以达到至美至乐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我们要重视知人论世，《荷塘月色》背后的朱自清拥有怎

样的思想、人格与追求。无论是女性意识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还是世俗与脱俗的心灵拉锯战，还是

江南文人的乡土情怀，朱自清通过一场荷塘漫游，展现出他心灵净化的过程，也唤起了我们对自由的向

往，让我们学会与周遭的嘈杂和谐共存，在纷扰的此岸中保有一份内心的光明与宁静。他提炼出的人生

感悟与智慧，让作品之根深入到肥沃的土壤中，拥有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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